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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雪，来得猝不及防，来得铺天盖地，
来得义无反顾。昨夜还在灯下展读陶庵的
《湖心亭看雪》，那些关于天与云与山与水
的字句还在唇齿间流连，那些关于江南烟
雨、大漠孤烟的诗行还在纸页间低吟。今
晨推窗，却见天地换了妆容——不是柳絮
因风起的轻灵，不是未若柳絮因风起的雅
致，而是千军万马的白，浩浩荡荡的白，义
无反顾的白，将整个世界都纳入它凛冽而
纯粹的版图。

远山隐去了惯有的青黛，河流停止了
经年的歌唱，原野收敛了斑斓的衣裳，连最
后一片倔强的梧桐叶也终于松开了握紧三
个季节的枝头。这白，白得这般彻底，这般
专横，这般不容置疑；它覆盖了远山的青
黛，覆盖了河流的欢唱，覆盖了原野的路
径，覆盖了屋檐的炊烟，覆盖了所有通往春
天的标记。

我的诗，那些还在墨砚里酝酿的、正在
笔端生长的、即将踏着韵脚启程的诗，那些
关于桃花流水的诗，关于烟雨楼台的诗，关
于长亭古道的诗，被这突如其来的大雪封
存在了未写完的句子里，冻结在欲言又止
的标点间。

我的远方，那个在地图上用朱砂标记
了无数次的、在梦中沿着铁轨抵达了无数
回的远方，那个有着杏花春雨的远方，有着
骏马秋风的远方，有着碧海蓝天的远方，在
这白茫茫的天地间，突然失去了所有通往
它的路径，所有辨认它的坐标。

大雪，是冬天的第三个节气，是时序轮
替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坐标。它不像立冬那
般矜持试探，带着初来乍到的生涩；不像小
雪那般羞怯委婉，犹抱琵琶半遮面。它来
时，带着北地王者的气度，裹着朔风的披
风，擎着寒流的权杖，以不可阻挡之势，宣
告严冬的真正降临。

古人云：“大雪，十一月节。大者，盛
也。至此而雪盛矣。”这盛，是盛宴的盛，是
盛大的盛，是盛气凌人的盛，是充盈于天地
之间的浩然之气。它让黑夜变得更长，让

炉火变得更暖，让呼吸在空气中凝结成白
色的云朵，让整个世界慢下来，静下来，沉
下来。农谚里藏着先民的智慧，透着泥土
的芬芳：“大雪小雪雪连天，来年必是丰收
年。”麦苗在厚厚的雪被下做着关于金黄的
梦，土地在寂静中积蓄着来春的力量，蛰虫
在冻土深处蜷缩着等待惊蛰的雷声。这是
自然的节律，是天地运行的法则，是生生不
息的奥秘，不容置疑，不可违逆。

记忆深处，大雪总是与特定的气息、特
定的声响、特定的画面紧紧相连。是祖母
在灶间熬制腊八粥时，那些红枣、桂圆、糯
米、红豆、花生在陶锅里翻滚、咕嘟、升腾出
的甜香，那香气暖融融、黏稠稠，能驱散一
整个冬天的严寒；是母亲将新渍的酸菜从
粗陶缸中取出时，那股凛冽又清新的酸冽，
那味道穿透岁月，至今仍能唤醒味蕾上沉
睡的乡愁；是父亲扫雪归来，棉帽、眉毛、胡
茬上凝结的霜花在红泥火炉边渐渐融化
时，散发出的带着烟草味的、湿润的温暖。
邻家的婶子们开始缝制过年的新棉袄，针
脚细密得像飘落的雪片，在红红绿绿的布
面上穿梭，编织着对新春的期盼。巷口的
爷爷们把越冬的白菜、萝卜、土豆码成整齐
的城墙，每一片菜叶都包裹着一个冬天的
故事，每一道褶皱都藏着一段光阴的密
码。孩子们在雪地里追逐、打闹、堆雪人、
打雪仗，他们的笑声清脆如冰凌相击，红扑
扑的脸蛋像雪地里突然绽放的梅花，鲜艳
而充满生机。这些记忆的碎片，这些温暖
的瞬间，在大雪封门的日子里，在万籁俱寂
的冬日，总会格外清晰地从心底浮现，如一
盏盏灯火，温暖着被寒冬侵袭的筋骨，慰藉
着在岁月中漂泊的灵魂。

可我的诗呢？那些关于烟雨江南的
诗，关于杏花春雨的诗，关于小桥流水的
诗，那些婉约的、清丽的、带着水墨韵味的
诗行，此刻都被这北国的大雪覆盖、冻结、
封印了。我试图在雪地上写下一行诗句，
可雪花立刻飘落，温柔而坚决地抹去那些
文字的痕迹，仿佛在说，这里不属于轻吟

浅唱。
我望向远方，可视线被密密的雪幕阻

挡，天地间只剩下这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
白。远方，那个我日思夜想的、在日记本里
描绘了无数遍的远方，它还在吗？那列注定
要载我南下的绿皮火车，是否也在这茫茫大
雪中停下了车轮，在某个无名小站静静地等
待天晴？那些等待我前去相见的人，那些未
曾谋面的山水，是否也正望着这同一场覆盖
了整个北中国的大雪，将期待的目光，投向
我这片同样被白色浸染的天空？

然而，在这看似窒息的、绝对的覆盖之
下，某种激情，某种力量，某种不甘沉沦的
渴望，却在悄然孕育，在静静燃烧，在等待
爆发。炉火噼啪作响，那不是木材在燃烧，
那是被囚禁的太阳在呐喊，是光与热在枷
锁中的抗争。茶壶嘴喷出的白汽，执着地、
袅袅地向上攀升，像不屈的灵魂，向着无形
的穹顶发出无声的宣言。

我翻开那些描写边塞、描写苦寒、描写
征战的诗篇——“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
行雪满山”的迷茫与执着，“瀚海阑干百丈
冰，愁云惨淡万里凝”的壮阔与苍凉，“忽如
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惊喜与豪
迈。原来，古人的诗魂，也曾在这样的冰雪
中磨砺、淬火、重生。他们不曾因大雪而放
弃歌唱，反而在极寒中迸发出最炽热的诗
句，在最绝望的境地里开垦出最绚丽的文
学花园。这雪，覆盖了轻飘的浪漫，却可能
催生出沉雄的咏叹；它封锁了熟悉的小径，
却可能开辟出崭新的航道；它冻结了表面
的涟漪，却可能激荡起深层的潜流。

窗外的雪，渐渐小了，停了。世界静默
如太古，时间仿佛也被这纯净的白所冻结，
停滞在这庄严的一刻。在这绝对的、深厚
的寂静里，我忽然听见了自己心跳的声音，
沉稳、有力、节奏分明，像远古的战鼓在无
垠的雪原上敲响，宣告着生命的存在与不
屈。我看见屋檐下悬垂的冰凌，在渐渐透
出云层的苍白冬日下，折射出七彩的光芒
——那是被囚禁的彩虹，是光在冰的棱镜

中分解出的希望。我看见一只麻雀，勇敢
地掠过皑皑雪地，留下浅浅的、如竹叶般的
爪印，像一行行神秘的偈语，写在这巨大的
白色书页上，等待着解读。

大雪，覆盖了我的诗和远方。它用这
铺天盖地的、纯粹的白，抹去了我精心勾勒
的路径和蓝图。但或许，它是要告诉我，
诗，不只在江南的烟雨里，在杏花的芬芳
里，也在北国的风雪中，在松涛的怒吼里，
在冰凌的闪光里；远方，不只在被标注的地
名里，在交通图的终点站里，也在这被大雪
重新定义的脚下，在这片被净化了的、等待
书写的心境里。当世界被简化成最纯粹的
黑与白，当喧嚣被沉淀为最深沉的静默，当
所有外在的浮华都被暂时掩埋，另一种更
为本真、更为磅礴的诗情正在雪被下萌动，
另一个更为内在、更为广阔的远方正在这
白色的混沌中重新孕育、悄然成形。

我推开被积雪半掩的房门，一股凛冽
而清新的寒风瞬间涌入，刺着脸颊，却带着
一种令人振奋的生机。这雪，终将融化，终
将化作涓涓细流，渗入大地的血脉，滋养另
一个万物萌动的春天。而我的诗，将带着
雪水的清澈和寒意，带着冰的坚硬与光的
温度，走向一个更加辽阔、更加深邃的远
方。那远方，不再仅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
精神的疆域，是灵魂的深度，是穿越严冬后
对生命更加透彻的领悟。大雪覆盖了一
切，却又揭示了一切——它让我看见，真正
的诗与远方，从来不在逃避之处，而在直面
与超越之中，不在温柔的暖房里，而在广阔
而严酷的天地间。

这雪，覆盖了世界，却让心变得澄澈；
覆盖了道路，却让思想开始跋涉；覆盖了旧
日的诗行，却为新的篇章预备了无瑕的纸
张。我的诗和远方，未曾消失，只是在这场
大雪中，完成了
一次涅槃，一次
升华，一次走向
更深、更远处的
启程。

鸿雁湖

细雨清波，打湿了我的思念，
微风拂过，羞怯了你的红颜。
第一次拥抱、听到彼此的心跳，
我们在鸿雁湖边许下诺言。

月光似水，流淌在你的心间，
鸿雁入梦，静卧在我的身边。
再一次偎依，沉醉彼此的甜蜜，
我们在鸿雁湖边留下心愿。

啊！鸿雁湖，是你、是我，在这里遇见，
一天又一天，我们深深眷恋、深深眷恋。
啊！鸿雁湖，有我、有你，在这里缠绵，
一年又一年，我们紧紧相伴、紧紧相伴。

如梦 如烟

啊！如烟如梦、如梦如烟，
白沙之间，惊鸿一片。
别离已过千年，
总想起你噙满泪水的容颜。
孤雁一声、落叶飘零，
此一去山高路远、相见亦难。
何日是归期，
只把天涯望断、天涯望断。

啊！昨日如梦、今日如烟，
桃花深处，弱水三千。
哪里回到从前，
最思念你轻抚蔓草的指尖。
错过一回、只留清欢，
愿一生知己相伴、良缘美满。
最盼是相聚，
哪怕风雪无边、风雪无边。

听闻阿巴海最近有南归的鸿雁栖息停留，我与好友一拍即
合，即刻开启了这场说走就走的寻雁之旅。

阿巴海并非真的海洋，而是蒙古语的汉语音译，原意为“叔
叔”，后引申为“尊长”，藏着满蒙文化交融的深意。我们这次要
去的阿巴海，是通辽市科左后旗巴彦毛都苏木的辉图阿巴海嘎
查湿地。由于生态环境治理得越来越好，这片湿地成了候鸟迁
徙的重要中转站，有些鸟类成了这里的常客。夏季水草丰美，
牛马闲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初冬时节，虽草木渐枯，却因
迁徙的珍禽更添几分灵动。

心有期待，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在谈笑间悄然划过。车窗
外，视野逐渐开阔，大片枯黄的草甸铺展向远方，路边一丛丛芦
苇与香蒲迎风而立，湿地的气息愈发浓郁。抵达之后，为免惊
扰到雁群，我们将车远远停在堤坝上，沿着堤坝一边缓步前行，
一边感叹着环境之美。不曾想，我们的身影立刻引起了不远处
马群的注意——所有的马匹都抬起头看向这两位不速之客，互
相对望了一会，察觉我们并无恶意，便又低下头安心觅食，那份
警觉与松弛间，尽是草原生灵的自在。

立冬已过，今年的暖冬让水面仅结了一层薄冰，大片大片
的芦花在风中轻轻摇曳，洁白的花絮漫天飞舞，不由得哼起了

“芦花白，芦花美，花絮满天飞……”的旋律。我们漫不经心地
欣赏着水中景致，那些挺立的蒲棒像极了串起来的火腿肠，我
童心大发折断一枝，指尖搓动间，蓬松的绒毛便如蒲公英般四
散飘飞，我的毛呢大衣上瞬间落满了雪花，惹得两人相视一笑，
所有的急切与浮躁，都在这细碎的欢喜里悄悄消散。

步行了半个多小时，雁群依旧杳无踪迹，只在地上拾到几
根白色的天鹅羽毛。“连个大雁毛都没见着，怕更别说大雁了！”
我俩异口同声地打趣道，语气里藏着几分不易察觉的失落。话
音未落，“扑棱扑棱”的振翅声骤然响起，震彻耳畔——不到五
十米远的地面上，黑压压的一大群鸿雁突然腾空而起！我又惊
又喜，即便有些密集恐惧症，也赶忙举起手机，指尖微颤着记录
下这震撼的瞬间。只见雁群在天空中不断变换队形，时而排成
规整的“人”字，向着远方笃定前行；时而凝成一团，仿佛在低语
告别；盘旋的鸿雁与蓝天中飞机留下的烟云交织缠绕，成了这
个初冬最动人、最壮阔的画面。

这场意外的邂逅，让先前的些许失落瞬间烟消云散。我们
屏住呼吸，静静地站在原地，目送着雁群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直至化作天际线上的点点黑影，悄然融入淡蓝的天幕。风掠过
湿地，芦花簌簌作响，仿佛在为远行的鸿雁送行，也为我们这场
即兴之旅，送上最温柔的馈赠。

往回走时，脚步都轻快了许多。我们在地上捡起几片大雁
的羽毛，攥在手中，细腻的绒毛贴着掌心，暖意瞬间蔓延至心
底。仔细观察，每一片羽毛的纹路都细密规整，浑然一体，我
猜，这样的结构，大抵就是它们能跨越山海、远赴南方的底气
吧。好友笑着说：“这趟真是值了，比预想中还要震撼。”我深以
为然，有些美好或许会迟到，但从不缺席，就像这阿巴海湿地的
雁群，在不经意间，便赠予我们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夕阳西下，余晖为湿地镀上了一层暖金色。堤坝旁的芦苇
荡被染成了橘红色，风一吹，便翻涌着细碎的光；远处的村庄炊
烟袅袅，升腾的烟雾与天边的晚霞相融；牛马在草场上悠然踱
步，身影被拉得很长，构成了一幅浑然天成的田园画卷。回望
这片湿地，它不仅是候鸟停歇补给的驿站，更是都市人逃离喧
嚣、回归本真的精神栖息地，每一缕风、每一声鸟鸣，都在治愈
着疲惫的心灵。

坐在车里，我翻看着手机里的视频，回想着雁群起飞的瞬
间，耳畔仿佛还回荡着那整齐划一的振翅声，震撼而有力量。
这场说走就走的寻雁之旅，没有周密的计划，没有既定的收获，
却在意外与等待中，收获了最纯粹的快乐与感动。

红彤彤的夕阳渐渐接近了地平线，风逐渐微凉，但心里却
暖融融的。那些掠过天际的雁影，那些与好友默契的陪伴，那
些湿地里的草木与生灵，都化作了这个初冬最生动的注脚，镌
刻在记忆里，久久不散。往后
想起，依旧会记得这份不期而
遇的惊喜，记得阿巴海的风，
与远方的雁。

冬日的风裹着寒意掠过窗棂，办公桌
上的热茶还冒着热气，窗外的杨树叶落了
满地——距离那片 5025亩农田的纷争，已
经过去整整一个月。昨天刚接到耕种方
的电话，说最后一笔抵账款项已经结清，
玉米早已颗粒归仓，电话里的声音满是释
然。放下听筒，老周忽然想起一个月前那
个烈日灼灼的午后，田埂上尘土飞扬的争
执，和浸透汗水的警服。

深秋的日头正毒，晒得玉米叶卷了
边，田埂上却挤满了人。几十号人围着三
台轰鸣的收割机，争执声盖过了机器的声
响，尘土飞扬中，脸涨得通红的男人们互
相推搡，女人的哭诉声夹杂其间，眼看就
要酿成冲突。

“都住手！”一声沉喝穿透喧闹。老周
带着年轻民警小张拨开人群，警服后背早
已被汗水浸透，贴在身上。他刚处理完一
起邻里纠纷，还没顾上喝口水，裤脚沾着
的泥点还没干透，又马不停蹄赶到了这片
5025亩的农田。

“有话好好说，动手解决不了问题！”
老周走到人群中央，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
个人。他看到土地所有人攥紧的拳头，指
节泛白；耕种方脸上的焦灼，眼角堆着红
血丝；农资供应方紧锁的眉头，嘴角抿成

一条直线。蹲下身，老周抓起一把土，指
腹摩挲着干结的土壤：“这地里的玉米眼
看着就要熟到顶了，耽误了收割，损失的
是大家的血汗钱，值当吗？”

人群渐渐安静下来。老周拉着三方
代表坐在田埂边的树荫下，从背包里掏出
笔记本。“慢慢说，咱们一桩桩捋。”他的笔
尖在纸上滑动，耐心倾听着各方的诉求。
原来，耕种方承包了三家的 5025 亩农田，
525 万元地租却迟迟未支付，还拖欠着农
资供应方 325万元的化肥种子款。眼看收
割季到了，三家土地所有人和农资供应方
急着回款，便想强行收割抵账，耕种方自
然不肯，矛盾就此爆发。

“我们也难啊！”耕种方代表抹了把脸
上的汗和泥，声音沙哑，“今年行情不好，
粮食还没卖出去，手里实在周转不开，但
这玉米是我们起早贪黑种出来的，怎么能
让别人随便收？”土地所有人立刻反驳：

“我们的地租拖了大半年，家里等着钱用，
不收割抵账，我们的损失谁来补？”农资供
应方也跟着附和：“我们垫资进的化肥种
子，工人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不这样做，
我们也没办法。”

老周静静听着，时不时点头，笔记本
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迹。他抬头看了

看天，日头已经西斜，便站起身说：“大家
的难处我都懂，但现在最要紧的是抢收。
玉米一旦过了最佳收割期，品质下降，卖
不上价，大家的损失就更大了。”他拉着土
地所有人的手：“他们欠你们的钱，有合同
有凭证，跑不了。但强行收割，既不合规，
也容易激化矛盾。”又转向耕种方：“欠债
还钱天经地义，你们得拿出诚意，给人家
一个明确的还款方案。”

老周蹲在田埂上，用树枝在地上画着
示意图，一点点拆解问题：“5025 亩地，咱
们分批次来。先划出一部分让土地所有
人收割抵账，剩下的留给农资供应方，耕
种方也能保住一部分收成周转。”他核算
着每亩地的产量和价值，耐心劝说着各方
让步。汗水顺着他的额角流下，滴在泥土
里，洇开一小片湿痕。小张在一旁帮忙计
算，时不时补充着法律条款，提醒各方依
法维权。

三个小时里，老周没敢多喝一口水，
生怕上厕所耽误时间。他的嗓子渐渐沙
哑，嘴唇干裂起皮，却依然不厌其烦地调
和着三方的分歧。他举着例子：“去年隔
壁村也是类似的情况，因为争执耽误了收
割，最后三方都亏了本。咱们不能重蹈覆
辙啊。”他的语气诚恳，眼神里满是关切。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农田里。
在老周的反复劝说和协调下，三方终于达
成了和解协议：耕种方分 5次支付土地所
有人 500 万元，对应收割 3000 亩农田；剩
余 2025 亩由农资供应方收割抵账。当三
方代表在和解协议上签字时，老周紧绷的
脸上终于露出了释然的笑容。

收割机重新启动，轰鸣声在田野里回
荡。老周看着穿梭在玉米地里的收割机，
长长舒了一口气，额头上的汗珠顺着皱纹
滑落。小张递过来一瓶水，他猛喝了几
口。远处，玉米穗在风中轻轻摇晃，像是
在诉说着这场田埂上的和解。

暮色渐浓，老周和小张踏着余晖往回
走，裤脚沾满了泥土，警服上汗渍与泥点交
织。但他们的脚步格外轻快，因为他们知
道，这三个小时的辛苦没有白费，保住了三
方的利益，守护了这片土地的安宁。田埂
上的泥土气息混着玉米的清香，萦绕在鼻
尖，那是丰收的味道，更是和谐的味道。

而这味道，时隔一个月，依然清晰如
昨，在深秋的
风里，诉说着
派出所民警对
民生的牵挂与
担当。

大雪，覆盖了我的诗和远方
□李富

歌词二首
□周雨轩

阿巴海寻雁记
□刘桂兰

5025亩农田上的和解
□陆继成

脚下簌簌有声
是那一地落叶
为昨夜的风开具了一张秋的证明
虽不知风从哪里吹来
也不知它又跑去了何方
但我确信它跟秋合谋了第三季

不在意稍纵即逝的风
我在意那一地落叶
杨树叶、柳树叶、枫树叶、还有槐树叶
宽细、圆窄、长短不一
红黄灰褐，颜色各异
如成群结队的麻雀或蚱蜢
在柏油路上奔跑跳跃
与正在弯腰弓背的环卫工人捉迷藏

30 年前的好多个深秋
我都要去树林里搂落叶
十指弯成耙子
贪婪地搜集大自然的馈赠
回家后，落叶塞进灶膛
温和的火苗舔着大铁锅底
蒸煮贫寒的日子
浓烟顺着纵横交错的炕洞
爬进烟囱，竖成一枚感叹号
告诉周围可能看见的人
这间逼仄的土屋里，有人活着
晚上，土炕慢慢解读落叶的温度
我冰冻的梦想开始复苏

如今，再见落叶
我心依旧暖
被它拯救的灵魂
穿越时空，日趋安然

那一地落叶
□鲁雅君

青山如黛

孔祥秋 摄


